
试 论 文 身 图 式

——黎族和高山族文身图式及延伸研究

陈华文

　　 [内容提要 ] 　文身文化是一种通过图式和附着文化蕴含来阐释民族历史、精神、制

度、习俗和艺术累积的特殊文化现象。由于图式繁杂和难以确定历史流动在图式上的表

现, 研究者不仅对图式各持己见, 而且不注重历史的流动和重叠以及它的多意性, 形成

随意阐释, 毫无规则的现实。本文着重以黎族、高山族的文身为例, 通过文身部位的迁

延、文素与图式的关系、图式意蕴不定性的探讨, 试图证明图式与部位、与文素、与意

蕴, 不但是流动变化的, 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种思考摸式: 文身的千变万化、不确定性是

无法用一种成因理论予以解释的。

　　文身图式历来缺少研究, 固然在于文身

图式复杂多变和繁复交错, 同时也在于很难

找到研究文身图式的支撑点和突破点, 因而

给文身整体文化蕴含的研究带来困难, 甚至

脱离图式的诸如构图区别、文素长短粗线不

一、部位不同、对称与否等许多基本原素来

建构发生学说, 偏颇、立论不足、牵强附会

成为寻常现象。本文试图从文身图式在部位

上的迁延变化、文素与图式之间的关系、图

式文化意蕴的不定性、审美原则的体现等诸

方面进行考察研究, 给文身文化的研究者提

供一己之见, 见仁见智, 以俟来者。

一、文刺部位不断增加

刘咸在 30 年代对黎族文身进行调查后

报告说, 黎人文身部位可分为四处:“一曰面

部, 眉眼以下, 至于颏部, 多加涅绣, 旁及

耳侧, 前额则否。二曰胸部, 多承面部自颈

下延之长线连至胸部, 而止于两乳峰间。黎

妇文胸者, 实例较少。三曰臂部, 分手指手

背及上臂三种。文于手指者, 系在各指节之

背面, 手掌无涅文, 刺上臂者繁简不同, 样

式颇多, 多在上臂之背面, 全臂皆文刺者也

不乏其例。是又因部族而异焉。四曰腿部, 有

涅胫骨者, 有刺大腿者, 前者之例较多, 后

者甚少。至于背部、腹部、股部或其他部位,

未见有涅刺者”[1]。而据本族人王国全 80 年

代的调查, 刘咸的调查还是有缺漏的, 因为

至少“美孚黎的文位遍及身躯, 包括脸上、脖

子、胸脯、腹部、脊背、臂部、小腿等部

位”[2]。其实, 黎族的文身部位和图式各支系

也都有出入。台湾高山族的情况也同样如此,

据台湾学者的调查, 文身部位因支系不同而

存在差异。泰雅人文身的部位有五部七处,即

面部三处: 一刺于额之中央或全部, 男女共

有; 一刺于颐之中央, 限于男性; 一刺于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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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到左右脸上, 限于女性。胸部一处, 刺于

两乳之间, 男女同。腹部一处, 刺于脾脏上

方, 限于男性。手部一处, 刺于手腕上部, 男

女同。足部一处, 刺于胫之一部或全部, 男

女同。赛夏人文身的部位有二部三处, 即面

部两处: 一刺于额之中央, 男女共有; 一刺

于颐之中央, 限于男性。胸部一处, 刺于两

乳峰之间, 限于男性。鲁凯和卑南人的文身

有三部四处, 即胸部一处, 刺于左右胸上, 限

于男性。手部二处, 一刺于下臂, 即自肘至

腕之间, 男女同, 一刺于手背, 限于女性。足

部一处, 刺于胫, 限于女性[3]。独龙族只限于

脸部文刺, 而傣族和基诺族则在脸部之外文

身。

世界各民族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日本阿

伊努人妇女在前额、唇部和手腕刺文, 毛利

族妇女在前额、唇部、眼内角和鼻子两侧黥

面, 苏丹人在脸部作标志, 澳大利亚人在背、

肩、胸等处文刺线条式瘢痕, 桑塔尔女子在

鼻子、脖子等处刺文, 萨摩亚的男子从腰至

膝文身, 女子最喜欢在臀部文身, 甚至文刺

在性器官上。喀罗人的妇女在前额、鼻子和

下颏文刺, 男人则在胸部文刺, 图达妇女在

胸部、上臂刺文, 男子则用烧红的铁棍烙上

疤痕。印第安的许多部落也行全身文刺。

文身部位的多样化, 并不说明文身从起

源即是非常复杂的, 而恰恰相反, 它是历史

发展的结果: 一个由简单到复杂, 文身部位

不断增加的结果。拿黎族和高山族的情况来

看, 事实确实如此。

在黎族, 文身有部族支系及婚姻状态和

与丈夫情爱关系的表征作用。黎族人曾对刘

咸说, 文身的事是古有定制, 不仅图式有规

定, 施术时间及受术年龄也有规定。女孩子

在十二、三岁时先文面部, 十六、七岁出嫁

之后则文胸部, 二十岁左右为丈夫所特别宠

爱的, 则文私处 (即大腿根内侧、性器官) ,

后者一般都秘不宣人。至于“手足之纹, 视

为旁支, 不关重要”[4]。最重要的是面文, 因

为面文是支系的标志, 它表明各人的血缘和

文化归属, 不管是谁, 都必须施行, 否则, 将

受到整个支系的歧视, 终至不得婚嫁而为老

处女。这种重要的标志作用, 促使各个支系

在面文上具有鲜明的区别。在黎族, 小髻黎

与大髻黎的妇女面文有差异, 而黑线黎面刺

粗线, 细线黎则面文细线。　黎面文与生铁

黎有区别, 水满峒黎与番阳营黎的面文也不

同。水满峒中各种剃头黎所刺面文亦彼此不

同。即使番阳营所属之　黎与生铁黎村鸡犬

之声相闻,而两村黎妇所刺面文则大异其趣。

刘咸说, 从“大而言之, 各部落有各部落之

标识, 各峒有各峒之标识; 小而言之, 各族

系有各族系之标记, 各村有各村之标记。”而

且这种标志“不得混杂或假借”。[5]由于刺于

面部作为直观的性的和氏族的标志是最早的

文身, 可知, 其它文身是在后来的历史发展

中逐渐增加的。

对于高山族, 前额之面文常常是部族的

标志, 没有条件的限制, 只要一到十二、三

岁即可施行。但其它部位则需达到某些标准

或目标 (条件) 之后, 才准许文刺。如泰雅

人规定,刺颐是男子猎人头后取得的资格,刺

腹是用规定的武器猎头者的象征, 刺胸和手

是猎头多者的表示。这些文刺并不是每一个

人都能做到的, 显然这是为了荣誉的需要而

采取文身的方式把它写在身上, 这些部位当

然是后来约定俗成的。事实上, 女子的文身

也同样如此, 对于泰雅人来说, 女子刺脸是

完成浮纹上衣者的象征, 刺胸、刺手是织布

能手, 刺前膊下部主背侧是织布灵巧者, 刺

腿部则是发明织物文样的象征, 往往发明一

项就增刺一种新文样。赛夏人除了面文外,凡

猎人头 2个可在胸部刺横条文, 猎人头 3个

可在横条文上再刺纵条文。后来, 猎首被禁

止后, 则以狩猎野猪代替。至于排湾人, 由

于文身是贵族的特权, 平民文身须向贵族购

买, 所以, 文样和部位都在购买时作了规定,

显然, 它是一种特例[6]。

我们暂且不论面文和其它部位文式的差

异, 仅从上面的事例也足以说明, 文身的部

位是在不断增加的, 它首先在面部等最明显

之处, 它往往是成人式文身, 最后发展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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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任何部位。事实上, 从部位的递相向身

体下部发展, 我们也可以看到历史在文身部

位上的流动。有些民族已不在脸上文刺, 它

并不证明原始时期,他们在脸上是不文刺的。

在傣族, 文身已只限于胸、腹、四肢, 不过,

有的地方也仍有刺面部, 且同样存在部分地

方妇女有文身习俗。这可能说明在傣族, 早

期也是文面的, 且男女皆施行[7]。后来, 由于

文化的发展, 尤其是婚姻习俗的发展, 已使

作为性允诺和限制的面文失去了根本的意

义, 部落氏族标志的文身也被语言文字及共

同的地域关系所取代, 加上妇女都穿上了衣

饰, 并成为男子的私有财产, 文身就逐渐消

失了。在男子中虽潜存文身具有性吸引的文

化隐义, 但美饰已占有绝对优势, 加之文身

技术的提高, 狮、虎、象、豹、龙等人们心

目中力量象征的动物与男子汉的形象相一致

而被广泛地文刺; 另外, 还有普遍的吉祥图

案、佛经、文字及装饰性 (至少在后来已成

为装饰性) 的文素也被寻常运用, 从而在傣

族形成了介于传统与现代文身之间的文身习

惯。基诺族的文身与傣族相同, 则是向傣人

学习模仿的结果, 因为他们的文身也是请傣

族的文身师来完成的。

文身部位的增加, 使文身的文化意义也

不断地增加。如果能分别去认识、解读不同

部位的功能, 则可形成多种具体的解释, 使

我们明了文身是一种集多种文化意义于一体

的复杂的象征物, 而且可产生历史发展的层

次感。但假如笼统地去询问文身的文化功能,

即问原始人为什么文身呀, 则可能从不同人

的口中听到: 为了表明是成人; 为了区别不

同的族系, 即证明自己之所以是这个民族的

人; 为了图腾同体化; 为了褒扬勇敢的行为;

为了证明自己的贵族身份;为了驱邪避祟;为

了求生; 为了⋯⋯; 反正可以具有无数种理

由。但他们可能都对, 又都不全面, 因为他

们是仅仅根据某个部位的文化意象所给予的

回答, 具有很大的片面性。这就是忽视文身

部位发展变化所带来的文化迁延原因的结

果。由此可知, 文身部位所代表的意义的确

定, 是非常重要的。

二、文素决定于不同部位的图式

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文身是由文素构成

的,但事实上许多时候文素没有实际意义,它

只是图式的构件, 只有这种构件组合成图式

被固定于身体的某个具体部位, 才拥有自己

民族潜在的文化效应。他们可以凭此知道你

是否已行成人礼, 你的氏族集团, 婚否 (性

权力) 和身份地位。文素和图式只能雕刻在

身上, 让每个人去读。

文身的文素要是严格地去划分, 只有点

和线两种, 但一些文身的研究专家已将简单

的图式划归入文素范畴, 我们不妨也加以引

用。从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看, 台湾高山族

和海南黎族都有自己习惯上使用的文素。

高山族排湾人直形文素 12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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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形文素 10种: 圆形文素 25种:

从这些文素的比较中, 我们可以发现它

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 即不管哪一种文素

都由点和线构成。而点有时可能变形为空心

点和圆形, 甚至半圆形或圆形。线则有横、竖

线和曲形线。正是这些变化构成了基本的文

素, 而这种文素也常由于同样的构思而造成

各民族相同或相似的文素。如黎族缀音符号

的 12式与排湾人直形文素的 11式; 黎族缀

音符号的第 7 式与卑南人直形文素的第 8

式; 黎族缀音符号的第 4式与卑南人直形文

素的第 9式; 黎族圆形文素的第 8、9、10式

与卑南人曲形文素的第 7、8、9式; 黎族圆

形文素中的 4、5、6式与卑南人曲形文素中

第 3式; 黎族横形文素中第 5式与排湾人直

形文素中的第 10式等等。如果说本民族各支

系中出现文素相近或相同似乎可以用文化传

播影响予以解释, 但对于不同民族来说, 则

不仅仅是文化影响所能涵盖的。更多的可能

是限于采用相同的机械方式进行文刺, 点和

线为唯一的选择, 一切变式都出于点和线的

基本原则, 圆、方、长、叙形等只能是它的

最佳构图; 再加上对于许多相同或相类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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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图形的模拟简化具有相通处, 便形成了

民族间相同或相类似的文素。

不过,文素不是文身的最后决定因素,重

要的是由文素构成的于固定部位的图式。正

是这种图式的千差万别使文身拥有丰富的民

族文化蕴含。它是本民族每个人都需要完成

的义务,又是每个人必须予以维护的族群象

征。因此要是有人文刺了别的氏族的专有徽

志,那不但要引起纠纷,甚至可能引发战争。

在黎族,面文图式已演化到不仅作为支

系的徽志,更作为不同村落的标志,因此,即

使同一支系,由于居住于不同的地方 (村落) ,

其面文也有区别。 (图一,1 )是出于多港峒的

黎面文, (图一,2 )是崖县抱湄村的　黎面

文, (图一,3 )是采自木呀村　黎的面文, (图

一,4 )是番阳峒的　黎面文, (图一,5 )是彦圣

村的　黎面文。从具体面文来看,多港峒　黎

与抱湄村　黎的区别在于一个是单斜线文

颊,一个是平行斜线文颊。而木呀村的　黎与

番阳峒、彦圣村相比,则与番阳峒更为接近,

但番阳峒已文胸,图式整体化趋势明显,而胸

部文刺还有装饰作用。五个　黎面文图式都

有区别正好说明文身在氏族化之后,又走向

宗族化和村落化的事实,而黎族在这方面发

育的极其成熟。上面　黎方面是如此,剃头黎

方面也是如此。 (图一,6 )是采自红毛峒之剃

头黎的面文, (图一,7 )是大旗团红呀村的剃

头黎面文, (图一,8 )是汶洗村的剃头　黎面

文,三者差异极大一目了然是不言自明的。

从例举的面文图式可以清楚地看到文素

在整个图式中的作用: 它作为文刺的一部分

构成完整的图式,使之文化蕴含显明。而那些

文素,只要离开具体的部位,其相应约定俗成

的文化意象便立即消失或改变,因此,文素的

意义被决定于不同部位的图式。我们没有理

由渲染夸张文素的作用和价值,因为重要的

是具体部位和图式,我们在前面讨论部位变

化就在于弄清楚这样一个问题: 同一文素被

文刺于不同部位或构成不同的图式,其意义

是不同的。而事实上,我们许多时候正是忽视

了这个问题,把文素的意义凌架于部位和图

式之上,把文刺于不同部位和图式的文素,简

单地拆零予以解释,前后意义固然统一,但却

违背了文身不决定于文素而在于具体部位和

图式这一原则。

从黎族的情况看,面文都比较简洁明了,

而手纹和腿纹则要复杂一些。据 80年代的调

查报告,本地黎、　黎、美孚黎在手臂、腿部都

有大量蛙文图饰存在 (见图一,9 )。这个报告

还根据黎族有一个关于妇人吞吃神果生下一

只青蛙,青蛙长大后与一姑娘所生的孩子即

是黎人的传说为依据, 称黎人是蛙图腾崇

拜。[8]我们暂且不说黎族还有雷神崇拜,蛇图

腾崇拜等,仅以此等文饰大部分在手和腿部

即可知,它形成时期较晚,加上图饰繁杂,没

有较高文身技艺是很难文刺好的。可知它是

一种形成较晚且具有一定具象意义的装饰

纹。我们不反对图腾文身应有它的地位,但将

一切动物纹样皆视为图腾,显然不敢苟同。

由动物纹样所引发的讨论,使我们思考

另一个问题,即文身的图式是由繁杂到简单、

由具象到抽象的呢?还是由简单到繁杂、由抽

象到具象的? 如果说是前者,那么,我们文身

的历史上曾存在过写实的又是繁杂的文身时

代,尤其是动物图腾的写实性,即使是以部分

代表全体,显然是不可缺的。但事实上它不过

在有些方面存在过,比如图腾的描绘,但即使

这种描绘也是以象意为主。19、20 世纪发现

的东西方崖画即是很好的例证,因为即使到

旧石器晚期,原始人的绘画水平也未能完全

写实地描绘事物本身,何况需要拥有绘画技

能和机械手段相结合才能创造的文身呢? 所

以,我以为从简单到复杂、由抽象到具象是较

为可信的。这儿的简单是指原初标志阶段是

由简单的文刺开始的,后来由于氏族部落的

不断分化而增加符号,变得复杂,黎族村寨性

的面文即为代表。而抽象是指图象的简单性

几何构图而言,后来之所以赋予各种类似于

具象的意义,是因为在文化的发展中被不断

的增加的 (下面我们还要详谈)。现代文身之

所以大部分都有具象价值,就是文身发展的

结果,因为后者从技术上来说也更复杂、难度

47　 　　　　　　　　　　　　　　　试论文身图式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更大一些。不过,这种演变也不是绝对的规律

或原则,因为文身图式就象文化现象一样,它

之所以如此这般地来到世界,都有各自不同

的原因,你决不能强求的。

三、文式意蕴不定是文化发展的结果

当传统的文身更注重其实在的效用时,

一是象征加强了, 同时, 意蕴将更为飘忽不

定。

基诺族的许多人喜欢在自己身上文刺日

用品,坦桑尼亚的马孔德人也往自己身上文

刺诸如盘子、篮子、箭、斧头、弓等日用品和武

器,他们并不是要获得这些日用品的力量 (许

多东西如盘子等没有力量) ,而仅是一种观念

的象征:日用品是个人财富,因此它成为财富

的象征。原始人很贫穷,至少在物质上是如

此。但他们希望获得财富,尤其是贫富产生之

后,这种观念就更加加强了。他们在身上文刺

这类用品,一是可能他本人就拥有这些日用

品,用以夸富;一是他希望自己的文刺带来真

正的财富。前者是象征性的载体,后者则是一

种愿望或巫术。

文身的图式都具有意义,这绝对不会错。

即使许多文素也深蕴功利目的。在排湾人文

身花纹中的曲折纹、锯齿形、叉形、网目形均

认为是从百步蛇背上的三角文变化而来,因

此,他们相信这些花文就是百步蛇的简体。排

湾人的文身只限于贵族大头目家,据传说,大

头目家祖先是蛇生或太阳卵生,因此刺蛇文

或太阳文 (十字文)是表示自己出生与他族不

同。人们总是据此认为,这是蛇图腾崇拜的表

达,但又如何解释十字文,即太阳文的象征意

蕴呢?十字文素在黎族、高山族以及印第安人

中都常出现,黎族因与其它文素相结合,强调

的是整体意义。高山族有的支系相信自己是

太阳卵生,所以文刺十字文。而在墨西哥的印

第安人不但以白色和新羽毛圈象征太阳,它

的十字文是火神的替代称号,即太阳画。太阳

文是一种写实的文饰,高山族常出现　这类

十字形文,即以当中画太阳,四方的四线表示

太阳光芒。

十字文是太阳或其崇拜的象征,不过可

能还有更深刻的意蕴。太阳是万物生长之源,

这当中的力量也被作为男性的象征,所以,在

古代也曾作为性崇拜的图式。据O·A·魏

勒的研究, T 形、十字形、包括×形、　等至少

在欧洲、非洲及亚洲的许多地方,它是性器崇

拜的象征,或者是性交崇拜的象征。T 字形文

是未被女人满足的男人,因而被称为“受苦的

十字架”,十字形文是在和女人性交后得到满

足的男人,因而被称为“胜利的十字架”[9]。这

对于文刺在身上的十字形文及其变式 (这在

黎族、高山族中使用的都很普遍) ,或许走的

已较远,但也给我们一种启示,即文式也常常

与性联系在一起作为它的隐含的表征。

十字太阳文除了其隐意,常常是比较易

于理解的,因为它具有写实性。但三角形文饰

则需解释才会使人产生意蕴的联想。在高山

族中,三角形常被认定为蛇文的演变,它可能

是毒蛇三角形头部的写实。因为三角形又连

带产生菱形也是蛇文演变的观念。请注意,这

当中的许多观点是学者根据传统而作出的解

释。但同是这种三角形文,更多的则是作为性

器崇拜的象征文饰。正三角形文饰是男性生

殖器的符号,在埃及,守护神的性器即以正三

角形替代; 而在美拉尼西亚倒三角形则是女

性生殖器的象征,不关蛇崇拜。这当然是文化

习惯不同造成的对于同一符号多意性的解

释。至于这种情况是先有文饰后来才赋予象

形意蕴; 还是先有意蕴,才创造了那种文饰,

许多已无法考证。这种文饰还有诸如水波文

和直线象素蛇,人首形象意猎人头功绩等等。

但显然刺人首形文饰一是表功的标志,一是

试图通过这种文饰获得被猎首者的力量,是

一种巫术意象。早期的形态是表功,仅以提供

部位和线条的多寡,排列方式作区别。菲律宾

的伊隆戈特人即以肩膀至腹部的线条作为猎

首荣耀的标志,一条线表明猎首一个,非常明

确[10]。赛夏人也规定,猎首两个可在胸部刺

横条文, 三个则在横条文上另刺纵条文, [11]

纯然象印第安老战士的记事文身。可知特定

部位和线条式文身记功的文式最原始,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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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首形,是文化发展之后具有双重意义的

产物。

不管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图式,都具有

一定的意义,而且这种意义在氏族部落间被

共同遵行。拿黎族的事例来说,可以清楚地知

道, 图式的意蕴是按部位来划分的。王国全

说,各种文身都有象征意义,划于脸部两颊的

双线点文图、几何线文图、泉流文图等,均称

为“福魂”图案;划于上唇的文图,称为“吉利”

图案; 划于下唇的文图,称为“多福”图案; 划

于手腕上的双线文图,称为“保平安”图案;划

于臂上的铜钱文图,称为“财富”图案;身躯上

划“田”字形文图、谷粒点文图、泉流文图等,

称为“福气上身”(财富多、子女多)图案;腿文

中划双线文图、树叶文图、槟榔树文图等,均

称为“护身”图案[12]。这里至少告诉我们这几

层意思: 第一,意蕴是按文身部位来划分的,

每一部位都有具体意蕴。第二,相同文式在不

同部位具有不同意蕴。第三,任何部位的图式

都有象征意义。第四,不同支系的图式不同,

但根本象征意蕴则相同。不过也可以肯定,这

种象征的出现大约是较晚的事情,因为全部

意义的重心都在吉利、平安、财富、福禄上面,

显然更侧重于文明人的观念。

我们知道对同一图画的解释,往往受情

境、文化背景、思维方式等等的影响而形成不

同的含义。你不能说某个是对的,某个是不对

的,文身图式的多意性也源于同样的原理。曾

对波利尼西亚马克萨斯人的文身图案作过详

细调查的冯·登·施泰恩认为,文身图式是

有具体意象指称的。 (图一,10 )中 10A 是螃

蟹、10B 是乌龟、10C 是英雄基纳 (Kena )的浴

缸,但也常常有多种意蕴的现象存在。这是马

克萨斯人的一种文式 (图一,11 ) ,据当地的一

个居民解释,上面一行是“象雄鸡一样昂首阔

步的家伙”, 下面一行是“英雄波赫和他的

家”; 另一个村的一位土著人却说,双臂高举

着的人形代表传说中的流产婴儿的胸部,小

的半圆和长方形代表流产婴儿的肋骨[13]。这

种意蕴的飘忽性,在印第安人中也同样存在。

博厄斯概括说,在印第安“同样的纹样在不同

的人群中名称不同,甚至同样一个人对同一

种纹样在不同时间的解释也不同,有时说它

是蟋蟀的脚,有时又说它是山岭和树木,有时

又把它解释为猫头鹰的爪”[14]。极端的事例

有菱形,它既解释为人,也解释为乌龟、肚脐、

山峰、湖泊、星星或眼睛。长方形解释为宿营

地、茅屋、山峰、大地、水牛或生命。从这种图

式本身是根本找不到象形的原因的, 因此,

“纹样相同而含义不同的原因不在于写实纹

样的逐步几何化,而在于旧的传统纹样逐渐

被赋予新的含义”[15]。

意蕴解释的飘忽性则在文式中形成另一

个现象,即不同文式可以具有相同的象征意

义。这是印第安阿拉帕霍人表现星的纹样 (图

二,12 ) , 它以十字形为基调, 同时参以虚线

形、T 字形、菱形和六边形。而阿拉帕霍人表

现人的纹样也形象各异 (图二,13 ) ,有菱形、

十字形、象形人、方形、斜长形、长方形、三角

形及不规则的符号。在黎族和高山族也同样

出现这种情况,即各支系根据自己的习惯,给

图式以象征意义,它使诸如锯齿文、曲折文、

叉形、网目形,在高山族均可解释为蛇的变式

纹样;而在黎族,泉流文、双线点文、几何线文

都可作为“福魂”; 双线文、树叶文、槟榔树文

等则均可称为“护身”。

一式多意和多式一意,从根本上来说,都

是意蕴飘忽的象征,他们正好印证了一个事

物的两个方面。若只有一式多意,则可能是偶

然造成的;正是多式一意,证明了意蕴的飘忽

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它不仅仅是图式变化 (即

由简单到繁杂,或由繁杂到简单)的结果,而

纯粹是文化发展给予旧纹样以全新的甚至是

全异的、互不关联的意蕴,这也从根本上造成

了对文身源起的多种认识,增加研究的难度。

四、永恒的是美

美饰之所以被普遍的认同,许多文身的

研究者也都不约而同地指称其装饰性是文身

唯一源起的目的,不仅仅是出于“爱美是人之

天性”的古训、公理,更在于一切文身的文式

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美的,或都包含着审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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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16]。

图式美的获得包括两个方面的途径,一

是原始的图式原本仅仅是一种功利性的标

志,它作为性权利的象征,也作为氏族部落的

记号和图腾同体的信息,以及其它人们赋予

的文化价值观念。正是这些功利性的符号对

于原始人来说是有用的,被获得普遍认同之

后, 成为心理定势, 成为一种共同的道德规

范、制度规范、文化归属的象征。除了拥有这

些符号的象征,你不但无法拥有正常人的权

利,甚至永远长不大,不能得到性的和生育的

权利,也不能得到部落正式成人的其它一切

权利。而对图腾、巫术文身来说,你还得不到

图腾祖先的护佑,得不到巫术力量的神奇效

果。这一切对于通行文身的民族来说便是不

正常的、不好的,甚而受到惩罚,所以,当然是

没有美感可言的。相反,那些与原始人的习俗

观念相一致的现象,包括割礼、穿鼻、文身等,

则是正常的,好的,有用的也是有益的,当然

也就是美的。美的观念就是因为该事物不断

地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信息得到加强而获

得的。这一点普列汉诺夫对原始艺术的研究

所得出来的结论是最具有权威性的,他说,文

身“这种‘刻划’成为普遍的习俗,那是因为它

在原始社会中是实际有用的,甚至是必要的。

野蛮人最初看到了文身的好处,后来——很

久以后——才开始体验到看见文身的皮肤时

的审美的快感”[17]。因此,“以
·
功
·
利观点对待

事物是先于以
·
审
·
美观点对待事物的”[18]。可

知图式的美决不是先天赋予的,而是在历史

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获得的,它是有用的、有益

的东西在一定条件下对观念的转换。

另一个途径是图式本身就是美的,但这

种美也是在后来的社会活动中逐渐被发现

的。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旧有图式标志意

义的肯定,从而发现它的审美功能;二是由于

社会历史的发展,知识的积累,人类在文化进

步的基础上有意识进行的美的创造。来源于

这两种途径的文身图式,由于历史的久远已

很难具体地去划分谁是第一层次的谁是第二

层次的。不过,有意识的创作即使在那些图式

中已占有很大的部分,它的知识仍来源于原

始人对旧有功利图式的一种认识和发展,无

法否认审美观感的本质是对功利目的重新发

现,因而更不能把美饰的观点作为超越一切

的源起动因。

但是,文身的图式毕竟是分析一切审美

价值的依据,无论其源于什么目的,有用的、

贵重的或者高贵的,图式的美感作用都是无

法否认的。就具体情形来说,文身图式的审美

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称的原则。文身图式的普遍对称

性,表明原始人对于人体的对称原理已有了

深刻的认识。因此,他们往往以人体中轴线为

基准,在人体两侧相同部位文刺相同的图式。

这是本地黎的面文,它的图式不但有规律,而

且繁杂 (图二,14 )。在这里,对称成为直观美

感的首要条件。二甲黎的情况也是如此 (图

二,15 ) ,不管是面颊、颏部,还是肩胸的图式,

都以人体中轴线为基准,完全对称。这在较为

原始的脸、胸文式中无一例外,黎族其它支系

的面文也都符合这一原则。

基于同样的原理,当图式在手、腿等部位

文刺时,也以一个假设的中轴线为基准进行

文刺时,形成对称。 (图二,16 )是美孚黎手臂

文样的展开图,从图式中我们可知,它的对称

是在手臂上前方的假定的中轴线。这种以假

定中轴线造成的对称图式,带来了对称原理

的发展,使使用相类似的方式在两手、两脚上

的相同部位文刺图式成为可能。因为图式的

对称不是以身体中的中轴线为基准,而是在

图式本身之中完成,这是一种进步,它至少使

文身对称的原则发展为对图式本身对称原则

的运用,象长方形、十字形、线型、平行型等都

包含假定中轴线对称的原理。这一点,当我们

对文身进行欣赏时,会发现文身的整体不但

是对称的,文身图式在部位上也表现出对称

的现象。后来,平衡的原理也在文身中得到运

用,人们在身体的相应对称的部位文刺不同

的图式,它从人体中轴线角度去看是不对称

的,但它们是平衡的。一般情况下,不平衡的

方式原始人很少运用,要是看见原始人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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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一侧进行文刺,而另一侧是空白的,那往往

表明文身尚未完成;但对于现代人文身来说,

则可能是一种刻意的追求,表达现代人的不

协调美感。

第二,节奏和韵律的原则。它指图式在造

型上有秩序的和有规律的不断重复出现。在

高山族,栅栏形文素被广泛使用,有时是这种

方式　　,有时又是这种方式　　,有时则是

这种方式　　。但正是这类文素的有序性和

有规律性,从而形成了鲜明的节奏感和韵律

感。 (图二,17 )是马克萨斯人的刺文常见文

素,它也是节奏非常鲜明的,而它的韵律感被

附着于它的节奏之中。(图二,18 )是　黎小腿

部文饰的展开图,它不但具有对称性,其有序

的节奏感同样非常直观,脚腕部的宽带式带

点图式,也符合这一原则。由此可知,图式的

节奏和韵律,主要是通过线条、圆点等布置的

有序性和重复出现而获得,它与图式的对称

原则息息相关,正是两种的有机谐调使文身

的整体图式具有不可抹杀的审美功能。

第三,对比的原则。这主要表现在图式的

色彩运用,它与肤色以及人们的情感作用存

在特殊的关系。浅肤色往往选择深色颜料作

为自己文刺时的染料,而深肤色的民族很少

或不用颜料,他们采取切割皮肤的方式来获

得疤痕与肤色形成对比。所以,对比的原则,

主要体现在文身色彩与肤色之中,这一点,文

身的颜色选择尤为明显。在高山族、黎族、傣

族等浅肤色民族中,他们选择墨黑色如木炭、

锅底烟灰、植物汁液等作为染料,以增加文身

色彩与肤色之间的对比度,印度、日本及白色

人种、印第安也大都采用这种方式。而非洲和

澳大利亚土著大都采用瘢身,偶而也以诸如

灰砂和土及炭末等揉进切口以使其发炎,增

加疤痕,加强肤色与疤痕的对比度 (据说炭末

可使疤痕变白,与肤色形成鲜明对比)。

需要补充的是,在文身过程中如方形、圆

形等不同文素在各个部位中的出现所具有的

对比作用,它使文身图式具有变化和产生更

快的节奏,从而更富有韵律。如图是本地黎的

腿文 (图二,19 ) ,在这里,圆形、横线形、十字

形、弧形分布在不同的位置,使圆和线等不同

的图式具有对比的参照系,从而产生一种特

殊的审美感觉。在这个图式中,节奏感也同样

鲜明。另外,还体现了均衡原理。我们可以毫

不犹豫地说,凡是具有审美效应的图式总是

符合形式美的一切原则,换句话说,它之所以

美是因为它包含了美的因素。

但是,在我们强调形式美的时候,千万记

住,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如果忘记它的一切

形式都来源于人们所赋予的文化意义,即它

是从有用、有益开始的,那么,我们必然得出

美就在形式本身的简单结论,从而导致美饰

是文身源起的观点,这是我们在研究图式时

应记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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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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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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